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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歷史想象
———周穎芳及其彈詞小説《精忠傳》考評
張　 禹
　 　 【摘　 要】本文從家國危機與女性意識關係的角度考察晚
清女作家周穎芳所著長篇彈詞《精忠傳》。通過搜索有關資
料、對彈詞文本的解讀及與其他岳飛叙事的比較，考證周穎芳
生平及文本中的自我呈現。周以另闢空間的方式在文本中建
構了一種對歷史的不同想象，包括從女性視角對岳飛故事的
改寫和對傳統家庭角色的重新思考與願景。通過對周穎芳
《精忠傳》的重現與解讀，文章重申了對於明清女性文學，尤其
女作家創作的叙事文學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再認識、再探討的
重要性。
【關鍵詞】彈詞　 女作家　 岳飛故事　 晚清　 周穎芳　 家國
意識
從全球視野來説，當 １８、１９ 世紀的西方女作家，如簡·奥斯汀（Ｊａｎｅ
Ａｕｓｔｅｎ，１７７５—１８１７）、勃朗特姐妹（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Ｂｒｏｎｔｅ，１８１６—１８５５；Ｅｍｉｌｙ
Ｂｒｏｎｔｅ，１８１８—１８４８）、喬治·艾略特（Ｇｅｏｒｇｅ Ｅｌｉｏｔ，１８１９—１８８０）及伊迪
斯·華頓（Ｅｄｉｔｈ Ｗｈａｒｔｏｎ，１８６２—１９３７）等人以家庭爲主題的小説日益引
起讀者關注時，她們遠在中國的姐妹也正在以彈詞韻文小説的形式，生動
地記録著自己的生活與情感體驗。包括《精忠傳》在内的一系列清代女
性所著的彈詞韻文小説已被學者認爲是明清時期女作家最重要的文學成
就之一，是與北方白話章回小説分庭抗禮的叙事文學形式，其閲讀與寫作
“形成了女性的小説傳統”，而對其深入研究也足以改寫對於傳統“説部”
的認識①。在理解女性創作與歷史書寫，以及晚清傳統“忠君”思想與民族
主義、愛國主義話語的糾葛關係方面，周穎芳的彈詞小説《精忠傳》翻新岳
飛傳奇，曾在民國引起學者廣泛關注，鄭振鐸、譚正璧、趙景深、陶秋英等人
均在著述中對《精忠傳》彈詞作過論述。本文即聚焦於這部選題獨特的彈
詞，通過各種序言、筆記、詩話、家譜、地方志等資料，在晚清女性文學創作
及江南文人家族的大背景下考察女作家周穎芳生平及《精忠傳》文本中的
自我呈現，并探討其如何不斷地挑戰、反叛，時而亦迎合正統儒家叙事話語
的叙事策略，特别是從女性視角改寫岳飛忠君愛國故事和重新思考傳統家
庭角色的藝術創新。
一、缺席的聲音：周穎芳生平考述
美籍漢學家曼素恩在《綴珍録———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將
明清時期的“才女”一詞定義爲常常參與閲讀與寫作的女性，她們常常來自
中上層家庭，受過良好教育并且通過文學創作、作品交换、通信、建立詩社
等方式形成了一個無形的網絡。像其他清代彈詞女作家一樣，７３ 卷彈詞韻
文小説《精忠傳》的作者周穎芳（１８２９—１８９５）亦爲來自江南的才女。但出
於種種原因，周穎芳并未在《精忠傳》的字裏行間留下關於自身的叙述②。
民國時期學者譚正璧與葉德鈞在古典文學與戲曲的研究中發現了一些有
關周穎芳的零星資料。譚正璧考證出周穎芳的母親鄭貞華（１８１１—１８６０）
曾用“苕溪爨下生”的筆名著有《夢影緣》彈詞。這一發現將周穎芳個人的
寫作行爲擴展至家庭傳統。葉德鈞則進一步指出，根據民國筆記叢書《然
脂餘韻》的記載，周嫁入的浙江桐鄉嚴氏，在當地極富影響力。周氏的婆母
王瑶芬（１８００—１８８３），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與鄭貞華有頻繁的詩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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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叙事文學的興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
第 １—３ 頁。
明清彈詞女作家大多在所著彈詞的開篇以及每章開始處插入半自傳性質的文字，介紹自己身
世、描繪日常生活或者記録寫作過程。如《玉釧緣》、《再生緣》和《筆生花》。對於明清彈詞女作
家的這一特點，胡曉真在《才女徹夜未眠———清代婦女彈詞小説中的自我呈現》（載於《近代中
國婦女史研究》１９９５ 年第 ３ 期）一文中有詳盡分析。另可見鮑震培：《清代女作家彈詞小説論
稿》，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０３—１１５ 頁。
來。當代學者胡曉真在對《夢影緣》的研究中提到鄭貞華於 １８６０ 年太平軍
攻占杭州時“飲鹵自盡”，而時隔五年後周穎芳的丈夫嚴謹也在 １８６５ 年貴
州石阡苗亂時陣亡①。以上發現基本勾勒出周穎芳生平大略，然而近年隨
著地方志、牒譜學在中國研究中的重新應用，及對明清女文人之間文學互動
研究的深入，周穎芳生活的細節漸漸從史料中抽絲剥繭而出。既有珠玉在
前，本文第一部分集中分析《娱萱草彈詞》坐月吹笙樓主人序及光緒年間編纂
的《青溪嚴氏家譜》和《桐鄉縣志》，進一步勾勒周氏的生平、思想與創作。
周穎芳，字蕙風，１８２９ 年生於浙江杭州號稱錢塘世族的顯赫家庭。明
清以來，杭州一直是女性創作的重鎮，在西湖的旖旎風光之外，杭州一直享
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底藴。杭州的女作家，可以追溯至南宋朱淑真（１１３５—
１１８０）。清代，杭州及其附近的名媛才女們所結詩社亦享有盛名，其中最有
名者，當爲陳文述女弟子們建立的蕉園詩社。清中葉以來的杭州亦擁有豐
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根據學者周良在《蘇州評彈舊聞鈔》中對清代杭城彈詞
演出盛况的記載，彈詞表演特别流行於杭州上層家庭中。周的祖父周澍曾
是清朝駐雲南大員，官至迤南道；父親周錫誥爲附貢生，官職不高且早逝。
周穎芳極大地受到了母親鄭貞華在閲讀與創作方面的影響。鄭貞華字淡
若，又字蕉卿，是晚清備受爭議的人物鄭祖琛（字夢白，１７８４—１８５１）的女
兒②。鄭祖琛一度官至太子少傅，而晚年虔信於佛、過於慈柔，在任職廣西
時“懦而黯”令洪秀全輕易逃脱。太平事起後，鄭祖琛於 １８５０ 年被迅速革
職送監，第二年即“憂病而卒”。鄭祖琛的歷史功過有待學者進一步評論，
但毫無疑問鄭家在江浙地區曾盛極一時。在創作《夢影緣》之前，鄭貞華已
享有“才女”盛譽，她本人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頗能代表明清才女集大成
者。除了詩集《緑飲樓集》外，根據譚正璧考察，鄭貞華可謂多才多藝，“苕
溪爨下生”這一頗爲隱晦難懂的筆名即反映出她的音樂修養。另外鄭祖琛
曾將一幀“西園寫照圖”留付鄭貞華，亦説明她的畫工及鑒賞力的不同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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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詳見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第 ４４３ 頁。葉德鈞：《戲
曲小説叢考》，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９ 年，第 ７４７ 頁。胡曉真：《凝滯中的分裂文本———由〈夢影
緣〉再探晚清前期的女性叙事》，載於《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臺北：“中央研
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第 ３２７—３８８ 頁。
有關鄭祖琛生平基本資料，可參考《清史稿》有關太平天國紀要及其他零星章節。鄭本人常常
被認爲應對江南地區遭受太平戰亂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而地方編纂的同治《湖州府志》、光
緒《歸安縣志》及《烏程縣志》、民國《雙林鎮志》均拒絶爲其作傳。
常。《夢影緣》更展現了她在醫學、相法、扶乩等領域的豐富知識。
周穎芳“幼承家學”，從小接受了嚴格的文學訓練，“通書史，諳吟詠”。
她後來嫁入的桐鄉嚴家亦是當地望族，除官職顯赫外，更有“嚴百萬”、“嚴
半鎮”之名，可見其富庶程度。根據《青溪嚴氏家譜》的記載，即使太平戰事
後嚴家財富不如當年，仍極有影響力，屢次辦學、賑災。其時嚴氏一家之主
嚴廷鈺爲雲南順寧知府，夫人工於詩詞書畫，著有《寫韻樓詩鈔》。嚴家的
三個女兒少華（１８３４—？）、永華（１８３６—１８９１）、澂華（１８４０—１８６９）亦久負詩
名。周穎芳的丈夫嚴謹（字叔和，１８２７—１８６５）爲嚴家幼子，雖然一度入庠
爲太學生，但其真正的才華還在軍事謀略上。自 １８５６ 年起嚴謹先後於貴
州、雲南兩地擊敗太平軍和當地叛軍，１８６３ 年調任思州知府。嚴廷鈺於
１８５２ 年逝於滇南任上後，全家先搬回桐鄉，後又遷至貴州，與嚴謹同住。
之前有關周穎芳及《精忠傳》彈詞的論述雖然不够詳盡，但家族寫作特
别是女性家族成員參與及交流討論的傳統卻已宛然若現。１８６０ 年之前，周
穎芳與其他家庭成員詩詞唱和頻繁。她的詩集《硯香閣詩草》雖未能流傳
於世，從王瑶芬、嚴永華等人留下的詩詞斷章中仍能看到詩歌創作在這一
家庭中的活躍程度。嚴永華《紉蘭室詩鈔》記録了她與蕙風嫂的多篇唱和。
王瑶芬有不少詩歌描繪家庭場景，亦提到周於 １８５０ 年滇南府邸賞桂、賞梅
及其他佳節小聚之作。從這些記載看來，基於同樣的文學興趣，周穎芳與
夫家衆人相處甚爲和睦。周、嚴兩家亦常有詩詞往來：據胡文楷《歷代婦女
著作考》，鄭貞華是爲王瑶芬《寫韻樓詩鈔》作序的兩位女性之一；嚴永華
亦留下不少題爲“與鄭淡若夫人”的詩章①。可見這一時期女性文學創作已
不僅僅局限於一家一姓，而跨越了家族的界限。
１８６０ 年前，才女周穎芳像其他江南大户的名媛一樣，生活平静安逸。
她已經爲嚴家誕下三女一兒，頗得上下歡心。但是太平戰事令她的生活發
生劇變。１８６０ 年，杭州被太平軍攻陷，鄭貞華“飲鹵自盡”。我們無從知曉
她自盡之舉，究竟是追隨歷史上諸多面臨家國危機時以死赴難的烈女，還
是出於對父親當年放走洪秀全而開啓禍端懷有某種程度上的内疚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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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叙述見〔清〕嚴辰《重修青溪嚴氏家譜自序》（《青溪嚴氏家譜》浙西世恩堂藏版，哈佛燕京
東亞圖書館微縮膠卷）。嚴少華著《紫佩軒詩稿》，永華著《紉蘭室詩鈔》、《鰈硯唱和集》，澂華
著《含芳館詩草》。王瑶芬、嚴永華詩集，見“麥基爾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數字
計劃（Ｔｈｅ ＭｃＧｉｌｌ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另
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９４ 頁。
消息傳來，居住於貴州石阡的周穎芳“聞耗痛不欲生”。五年後當地突然爆
發苗亂，時任知州的嚴謹陣亡。他的死訊一傳入府内，王瑶芬即命家中老
僕抱出周穎芳的兒女於民居中躲避，自己親率衆女眷投署後荷花池以殉，
卻因水淺而得以幸免。一家人混在難民中逃出石阡縣城，後又扶梓回浙江
故里，一路歷盡劫難，直到嚴家次子嚴辰聞訊急從京中趕赴迎候，送至時任
松江府同知的大哥嚴錫康處寄居①。
對於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雖然因爲周穎芳的詩集未能傳世，後來的
回憶中缺席她的聲音，但小姑嚴永華著《乙丑五月十四日叛苗陷石阡叔和
兄巷戰死節余亟負母逾垣出餘人從之既聞賊將到全家投署後荷池中賊相
謂曰嚴太守清官眷屬不可犯也遂得免賊退後奉母旋里途中紀事》一詩則細
膩地描繪了途中的辛苦與悲痛②。周在悲痛的同時，還要照顧幼子、撫慰老
人，可以想見其艱辛。不久嚴錫康告病開缺，全家乃返浙西，卻發現老宅焚
毀於戰火之中。不得已借居於海寧親戚馬氏家中。自這一時期起嚴家詩
文唱和中再不見周穎芳的名字。這有可能是因爲 １８６７ 年與周穎芳詩作交
流最多的嚴永華嫁給時任蘇松太道的沈秉成（１８２３—１８９５），王瑶芬亦搬去
上海與女兒女婿同住，諸人不似從前同居一府邸的緣故。
值得注意的是，嚴辰（字緇生，１８２２—１８９３）自 １８７４ 年開始修訂的光緒
《桐鄉縣志》及後來編纂的《青溪嚴氏家譜》對母親王瑶芬及三位姊妹的文
學才華均作了詳細的描寫，且分别稱她們爲“壽母”及“才女”或“孝女”，對
周穎芳卻僅僅輕描淡寫地提及她爲“謹婦”而徹底忽略了周的文學創作以
及她在嚴家曾經“割股療親”盡孝的事實。唯一提及的是嚴廷鈺於滇南病
逝時周曾與小姑澂華“匍匐喪次、哀毀盡禮”。另外在嚴氏世系圖譜中一筆
帶過了周著有《硯香閣詩草》，而嚴家其他女眷均有完整傳記，甚至不無得
意地誇耀：“吾家女士亦能奇孝。”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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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上叙述見〔清〕周穎芳：《精忠傳》，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２ 年，李樞序；及〔清〕俞樾《王夫人
傳》、嚴辰《幼妹穉薌小傳》，録入《青溪嚴氏家譜》卷八。
原文見“麥基爾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數字計劃（Ｔｈｅ ＭｃＧｉｌｌ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以上叙述見《嚴七姑請旌孝文》，録入嚴辰《青溪嚴氏家譜》卷二；及吳昌碩《沈秉成傳略》（《吳
昌碩石交集校補》，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４３—４４ 頁）。另嚴廷鈺病於滇南時，周穎
芳曾偕小姑割股和藥以進。徐德升在《精忠傳》彈詞序及嚴家好友俞樾的《春在堂楹聯録存》中
均有記載，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二輯《春在堂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 １９６９ 年版；及
嚴辰《幼妹穉薌小傳》，録入《青溪嚴氏家譜》卷八。
沉默與忽視有時比文字傳遞的意義更爲豐富强烈。我們不禁要問，地
方精英嚴辰爲何拒絶在自己編纂的地方志及家譜中記録弟媳周穎芳的文
學創作，甚至對她作爲賢妻良母的一面亦避而不談，而是盡力抹煞她的存
在？也許因爲周的祖父鄭祖琛事而多加隱諱，但筆者在此提出另一種可
能：即從嚴辰的觀點看來，周穎芳未能殉夫死節，或有礙嚴家的聲譽。學者
盧葦菁指出，明清文人精英在面對政治危機時，常常期待他的女性家屬有
所作爲并表現出過人的勇氣和力量，特别是妻子，理應承擔他或者國家的
命運①。嚴辰的寫作中多次重現貴州危難關頭，王瑶芬“自率謹婦及兩女投
荷花池”；周穎芳的母親鄭貞華又在太平軍攻陷杭州時自盡，而周穎芳卻從
離亂中幸存。嚴辰大概以爲周穎芳顯然不如其母死節來得榮耀，也更符合
男性文人“滿門忠烈”的道德標準想象。
且不論當年鄭貞華的自盡究竟是他所闡釋的殉節，還是出於某種更深
層次的原因，這種要求女性以殉節光耀門楣的思想，在嚴辰身上奇怪地呈
現出雙重標準來：對母親及兩個尚未出嫁的妹妹幸免於難倍感欣慰，而對
弟妹未能殉夫死節一事表示不滿。這種只關懷自己同胞手足的做法，無疑
剥奪了周穎芳在危機前選擇的權利。表面看來，周面對離散和戰亂卻選擇
繼續生活，將自己推向了一個不利的道德境地，但從她殘留的詩篇和一部
《精忠傳》彈詞來看，女作家自己走出陰影後生活得有聲有色，生動地反駁
了嚴辰對她的批評，亦置嚴辰對於節婦、烈婦的苛求於尷尬的境地。在本
文的第三部分會提到，周穎芳在彈詞中不僅對女性動輒身殉的習俗表示了
不滿，更重新定義了婦德，貞烈不再是唯一標準。彈詞里的岳母姚氏、岳飛
夫人李氏以及其他女性形象都表明，含辛茹苦養育子女成材的貞節寡婦，
比殉節蹈死的烈女更有意義，在道德上亦更具權威和優越性。
二、“管城松使幾停留”：周穎芳的自我定義
周穎芳對自己的身份認同顯然不同於嚴辰的區區“謹婦”二字，她自己
的生活軌迹亦拒絶了嚴辰出自“烈婦崇拜”對她的期許。事實上，周穎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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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Ｌｕ Ｗｅｉｊｉｎｇ，Ｔｒｕｅ ｔｏ Ｈｅｒ Ｗｏｒｄ牶 Ｔｈｅ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 Ｍａｉｄｅｎ Ｃｕｌｔ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ｌｉｆ：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 ４５．
自己的認定，大概身兼賢母、良師及作家等多重角色。
１８７１ 年以後的周穎芳和兒女們單獨生活在一起，與嚴家并未有太多瓜
葛。我們不知道她是否仍然得到嚴家的經濟資助，而她的娘家似乎也不能
提供太多幫助，所以在 １９３２ 年出版的《精忠傳》序言裏，李樞描寫周氏的生
活“含冰茹蘗之中，惟曲盡其事長撫雛之責”。但另一方面，也并無證據表
明周穎芳在海寧的生活就一定陷入困境。事實上，嚴謹殉難後，同治皇帝
不僅旨照知府陣亡例從優議恤，更賜太僕寺卿銜世襲雲騎尉，嫡長子嚴開
第候選主事兼襲爵位，生活可以説頗爲優越。作爲三女一兒的母親，周穎
芳完全有信心説自己是典範。其子嚴開第先承襲爵位，在民國時期又任廣
東省官員。三位女兒不僅知書達理，且均嫁入顯赫門第。長女嚴杏徵（字
蘭初）繼承家學并著有《吕蕭樓詩鈔》。據胡文楷考證，另一女嚴壽慈其後
歸居上海，師吳大徵治文辭訓詁，又師顧雲學畫。正如魏愛蓮（Ｅｌｌｅｎ
Ｗｉｄｍｅｒ）觀察到的，明清時代的婦女雖然常常爲家事困擾，但當她們步入中
老年，贍養老人、撫育子女等重任減輕時，有條件者便紛紛重新拾起筆來。
周穎芳的書齋名“硯香閣”即反映了她作爲女作家的自覺意識。在彈詞中，
她以“詞人”的身份與讀者交流，又常常以“管城”、“松使”等毛筆的代稱指
涉自己的寫作事業。寡居中的周穎芳仍然醉心於歷史上的英雄傳奇，除了
吟寫詩詞外，對成書於康乾年間的長篇白話小説《説岳全傳》産生了濃厚的
興趣，進而將此一白話作品改寫爲 ７３ 卷韻白相間的長篇彈詞，且加入許多
想象中的家庭場景。作品完成於 １８９５ 年，恰是嚴謹戰死 ３０ 年後，周穎芳
寫道：
教子成名慰九泉，佳兒端不負君賢。怪他天上輕離别，棄我於今
三十年。①
與光緒《桐鄉縣志》和《青溪嚴氏家譜》中的湮没無聞相反，周穎芳巧
妙地反駁了嚴辰苛求的“節烈”，以揚眉吐氣的姿態抗拒了家族叙事對她
的壓制。全詩以第一人稱向三十年前已逝的丈夫娓娓道出圓滿完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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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别見嚴辰《青溪嚴氏家譜》卷一；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第 ６０２ 頁；［美］Ｅｌｌｅｎ Ｗｉｄｍ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ｏｋ牶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６），ｐ． ４；及俞樾《春在堂楹聯録存》，載《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
二輯《春在堂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９ 年，第 １０６０ 頁。
使命的自豪感，既流露一片忠誠眷戀之情，又頗有自矜之意。自己對婦職
的恪守和丈夫對於清廷的精忠報效一起，成就了一個江南士族家庭的驕
傲。而 ７３ 卷彈詞長篇的完稿，更實現了她作爲“詞人”作家的自我滿足
與榮耀。
晚清時代，女性寫作的喜悦和信心并非罕見，但大多數是以詩詞留名，
而非稗官野史類的小説之作，更不消説是被許多人視爲“淫詞艷曲”、“有傷
風化”的彈詞了。因此，彈詞女作家常常在自叙的字裏行間流露出一種抱
歉的語氣、複雜的心情。比如陳端生的《再生緣》解釋自己的寫作動機是
“暫博慈親笑口開”；或者像邱心如在《筆生花》中説自己“那有餘情拈筆
墨，只落得、油鹽醬醋雜詩腸”，陷入寫作與家事之間不可調和的兩難境地。
李樞在序言中描述周穎芳的寫作過程是：“二十八年中或作或輟，風雨蓬
廬，消遣窮愁幾許。”所謂“消遣窮愁”恐怕只是李樞的想象，事實上周有著
比排遣餘閑更爲急切的關懷。彈詞開篇便一掃前代女作家以防物議、敬謹
謙卑的姿態，理直氣壯地點明了自己將民間傳説正統化的創作意圖：“敢將
古調翻新調，要使那、婦孺皆知忠烈名。”（１． １）①周穎芳的雄心不僅在於試
圖改造岳飛傳奇的叙事風格，更以正統意識與價值教育各層次讀者，從而
反駁“彈詞興而女德衰”的鄙薄偏見②。
三、《精忠傳》：女性視角下岳飛叙述的創新
《精忠傳》彈詞本事即衆所周知的岳飛抗金，主要素材來源是成書於康
乾年間的白話説部《精忠演義説本岳王全傳》（以下簡稱《説岳》）。但周穎
芳并非簡單地將白話潤飾改寫成七字韻文，而是巧妙地融合了白話與韻文
相間的形式并加入自己的想象，用近半文字以細膩筆觸鋪叙岳飛的家庭生
活，翻新敷演成 ７３ 卷的長篇大作，在結構及主題上均體現出與前人傳奇不
同的風格。細緻考察起來，周常常直接利用《説岳》裏的白話部分，作爲章
節之間的過渡，或簡述不重要的情節；而以自己雕琢藻飾的排律韻文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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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因頻繁引用《精忠傳》彈詞，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２ 年原文，筆者特采用章節 ＋頁碼的注釋方
法，即第一個數字表明章回目次，第二個數字指原文頁碼。以下略同。
周良：《蘇州評彈舊聞鈔》，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０６ 頁。
出以往任何岳飛叙事中不曾見過的、以岳母姚夫人和岳妻李氏爲主要人物
的私密家庭空間。全文的結構是邊境上岳飛率衆沙場征戰與岳府内婚姻
嫁娶生兒育女兩條綫索并行，兩者在叙事中交錯出現。常常在一場緊張的
戰事之後，筆鋒一轉，不緊不慢地以典雅藻飾鋪排起家庭之内的情緒起伏、
生活點滴。而尤能打動讀者，特别是女性讀者的，除了耳熟能詳的大小戰
役之外，便是與女性生活息息相關的細節。
《精忠傳》彈詞情節上另一處明顯的改動即是删除了《説岳》開篇“萬
事皆由天注定，一生都是命安排”的因果報應論，正如徐德升在序言裏提
到的：
【夫人】偶檢閲《精忠傳》説部，因内有俗傳大鵬女土蝠冤冤相報等
事，不然其説。嘆曰：從古邪正不并立，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若再飾以
果報，將何以辨是非而勵名節。
可見周穎芳改寫岳飛傳奇的目的之一即爲英雄追討遲來的正義。但
在叙事手段上，周穎芳將報應懲罰改寫爲岳家衆人成仙證果，實踐“忠臣孝
子便是神仙”（７３． ７０４）、天上大團圓的過程，就連岳家府邸亦是“内中宛似
蓬萊府，住得瑶池不老春”（３７． ３２８）的洞天福地。相比《説岳》以《金剛經》
中的偈語“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昭然作結，
彈詞的結局則呈現出一派華麗歡樂的富貴神仙景象：“天上則一家團聚，人
間則百代簪纓。”（７３． ７０４）反而誇張地描繪出世俗的喜慶歡樂，并未完全脱
離儒家修身重德的典雅正音。
在人物性格的刻畫上，《精忠傳》挑戰傳統的岳飛形象，譜出全新的英
雄面貌。以往的岳飛傳奇均不太重視英雄外貌，而以抽象的“忠義”作結。
熊大木《武穆精忠傳》强調其孔武有力：“身長七尺，腰大數圍。”而周穎芳卻
著意刻畫岳飛風流儒雅的一面。少年岳飛即是“姿容如玉神秋水，額角方
方貌不群”（１． ２）；功成名就後更是“英姿如昨春風好，微髯三綹似髯蘇”
（４３． ３８８）。這一描繪故意弱化了岳飛男子氣概的一面，而强調他才兼文
武、儒雅更勝一籌的理想稟賦。將岳飛武將形象改寫爲才子佳人語境中的
漂亮才子，消除了一般演義小説中武力和暴力帶來的冒犯和不快，令讀者
特别是女性讀者感到和藹可親。
夏志清曾分析道，《説岳》中叙事的唯一目的就是讓英雄盡快回到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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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而在《精忠傳》中，周穎芳一再讓讀者看到英雄對於家庭的眷戀①。换
言之，在這部晚清新舊交替之際的彈詞小説中，岳飛之所以成爲曠世英雄，
不僅僅因爲他精忠報國、抵禦外侮，且文武雙全、風流倜儻，更因爲他以温
情孝思之心完美地履行了兒子、丈夫和父親的責任。彈詞大力描繪岳飛不
僅是“曲譜南陔”的孝子，還是曠達仁厚、春風藹藹的家長。彈詞中岳飛不
時會與女兒岳銀瓶“清淡論古今”（４０． ３５３），而當年幼的岳霆玩耍時掉入
水中，這位英雄則流露出慈父“假意含瞋”（３９． ３４９）、愛子殊切的一面來，從
而在各方面都成爲儒家英雄的完美典範。
另一方面，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Ａｎｎｅ Ｄｏｏｄｙ 認爲羅曼史（ｒｏｍａｎｃｅ）的考察即是“對
女性生活的分析與比喻（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ｇｏｒｉｚｉｎｇ ａ ｗｏｍａｎ）”②。與陳端
生《再生緣》對於婚姻的恐懼或邱心如《筆生花》對於婚姻瑣事的失望相反，
周穎芳表達了建立在互相尊重基礎上的婚姻延續愛情的可能，而非男性作
家筆下的看似“夫榮妻貴”實則男尊女卑、極不平等的狀態。彈詞中的岳飛
夫婦即爲讀者樹立了這一正統榜樣：
月映倚窗明似鏡，香飄羅帳夢俱清。日上杏花仙子起，淡妝風雅
畫難成。岳爺并坐梁鴻案，玉鏡臺開翰墨林。書生風度英雄態，相對
無窮雅意深（６． ３７）。
新婚時琴瑟調和，隨著時間的流轉，這對才子佳人式的夫妻之間感情不僅
没有淡漠，反而日益“相思海波一樣深”（５７． ５３１）。當寧王在岳飛生辰送上
兩位美婢作妾時，岳飛回絶道：“夫婦百年永修好，卿休再作此言論。閑情
早付東流水，骨肉相關至性深。内政頻繁多少事，事親教子賴賢卿。”
（３９． ３４８）彈詞中的正面角色均是一夫一妻、心無旁念的楷模。女作家在此
已不再滿足於前代作品對多妻制的隱微批判，矛頭直指這一價值觀的缺
陷：個人膨脹的私欲腐蝕了爲君主效力的理想。彈詞中的岳飛，其感情生
活與現代平等、自由婚姻戀愛觀頗有共通之處，而“情”在此又成爲一種救
贖性的力量：周試圖闡明在晚清的歷史背景下，家庭觀念的重建乃是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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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Ｃ． Ｔ． Ｈｓｉａ，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ｖｅｌ牶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
［加］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Ａｎｎｅ Ｄｏｏｄｙ，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Ｑｕｉｘｏｔｅ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Ｐ，１９８９），ｐ． ｘｘｖｉｉ．
道德維繫的重心、拯救國族危難的希望，從而在根本上并非挑戰而是重建
儒家價值。
更有趣的是，歷史上的岳飛曾入贅李家的事實，在《説岳》及其他傳奇
中絶少提及，彈詞卻極盡渲染。其岳父李春的本意是爲了“衰年相托免飄
飄”（４． ２３），而有意招岳飛爲婿，周穎芳藉此點出自己的理想家庭觀念：夫
妻雙方父母均“迎歸一室”（５． ２９），方能“玉樹蘭芝，庭呈祥瑞”。胡纓指
出，在强調婦女爲夫盡孝、以事奉翁姑爲孝道之首的苛求下，清代閨秀詩人
常常以“思歸詩”含蓄表達無法奉養生身父母的遺憾①。“迎歸一室”的文
學想象别出心裁地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意圖化解女性在孝道文化
與婚姻之約中的尷尬處境。而在儒家倫理强制的“移孝作忠”的前提下，周
穎芳一反前人，指出岳飛失敗之處即未能激流勇退，“以孝代忠”，最大限度
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由此，周穎芳提出了一系列浸潤正統又另辟蹊徑
的價值觀，其中最引人注目之處即以岳家女眷爲代表的對婦德的更新詮
釋，并以此爲天下道德指標的信仰，賦予女性重大的道德承擔。
相比浴血沙場，周穎芳更著力於爲岳家巾幗立傳，用心構築自己的價
值詮釋體系。雖然作者出身名門，與其她閨秀一樣接受并認同儒家正統倫
理，但她對“婦德”的考量顯現出與前人大相迥異的地方。除去岳飛主題本
身的莊重悲壯之外，對於家庭細節種種想象，亦不同於早期彈詞作品，如
《筆生花》要求大家庭中的女性委婉求全，以隱忍换取美德。作者也未採用
之前常見的女扮男裝的叙事方式。在周穎芳筆下，所謂“貞節”已不再是評
判女子德行的唯一標準。美貌重新受到肯定，才幹成爲婦德最重要的内
容。《精忠傳》中的女性遵守自己的性别角色卻不屈從，挑戰著當代讀者對
於晚清女性關懷的想象。
與傳統説部中“紅顔禍水”的定義截然相反，女性所著彈詞均在人物外
貌上頗下功夫，《精忠傳》將這一鋪陳發揮到了極緻。太夫人姚氏第一次見
到兒媳李孝娥即歡喜於她的姿容：“閉月羞花不待雲。天生絶世無雙女，慧
質蘭心秀出群。詠絮簪花稱獨步，賢良性德更無倫。”（４． ２２）在另一處，周
穎芳更大張旗鼓渲染女性的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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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胡纓 Ｈｕ Ｙｉｎｇ，“Ｈｏｗ Ｃａｎ ａ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Ｇｌｏ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Ｆｉｌ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Ｎａｎ Ｎü牶 Ｍｅｎ，Ｗｏｍｅｎ，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ｎＮü）２００９；１１（２）：２３５ ２６９．
麗色艷姿尤奪目，新妝更勝畫中人。青絲挽就神仙髻，數朵名花
壓鬢雲。
稱體羅衣秋月白，淩波淡淡紫霞裙。金鑲寶釧垂黄袖，元色去肩
巧繡精。
姣娃不喜濃妝艷，天然風韻秀無倫。不短不長偏嫵媚，宜嗔宜喜
態娉婷。（６９． ６６８）
鋪陳了張氏孫女的驚艷之後，老太太“笑容説向賢良媳，勿使狂蜂浪蝶侵”
（６９． ６６８）。由此，傳統男權話語中的“紅顔禍水”在此變成了一句家庭内的
玩笑。周穎芳不僅承襲前代彈詞中美貌與才華并行，且與德行未必相乖迕
的命題，更進一步指出肇啓禍端、需要提防的并非美艷的女性，而是不懷好
意的男子。
《精忠傳》還塑造了一位頗有新意的、令人愉快的婆母形象。太夫人姚
氏，在《説岳》中僅是位“終宵紡績供家食，教子思夫淚暗拋”的悲淒寡母①。
這裏卻著意描繪她的“閨中英雄巾幗性”，强調其性格中積極樂觀的一面。
她并非像其他説部中的婆母一樣刁鉆苛刻甚至用心險惡，而是位幽默詼諧
的家長，平時“參禪餘興將孫課”（３３． １８９）、“十分安逸暮年身”（３３． １８９）。
周穎芳希冀的理想家庭模式是“嚴親高尚樂榆枌”（１６． １３１），强調由上自下
對道德的遵守，即使掌握最高權力的家長也不能例外。
傳統社會對女性典範的要求無非“節孝雙全”、“温柔淑德”，而像《紅
樓夢》中王熙鳳一類精明强幹的女性常被視爲不祥。但在《精忠傳》中，藉
重新定義女性道德與家庭義務之關係，周對於婦女理家才能的稱美甚至超
過了對貞節、才華的要求。岳家女眷并非不食人間煙火，而是“親慈子孝婦
賢能”。與早期彈詞女作家醉心於易裝探險而忽略現實世界的兇險相比，
人際中年、閲盡世事後才開始彈詞創作的周穎芳對生活抱有更務實、更世
故的態度，她筆下的衆女性安排家事井井有條，面對家國變端也臨危不亂。
這些能幹的岳家女眷或許預言了半個世紀後漸漸興起的職業女性。在周
穎芳對於歷史的想象中，女性的角色顯然有别於《説岳》中纖弱、無助的形
象。岳母、岳妻等人不再面目模糊，對父權、夫權及貞烈觀言聽計從，而是
有血有肉、有聲有色的具體人物，甚至還頗富權威。彈詞中的岳家女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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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錢彩、金豐：《説岳全傳》，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 頁。
雖然離“新女性”形象還去之很遠，亦不曾有“女扮男裝”的冒險游歷，但無
疑已經與講究三從四德、低眉順目的傳統節婦或賢母有了很大區别。她們
的美德并非單一固定，而以各自不同的姿態呈現：她們不但是爲孩童“分韻
課詩”的啓蒙教育者，而且是顧全大局、主持家政的管理者，并以各種方式
影響著家庭，即使在没有男性支持的條件下，仍然恪守責任。她們的故事
自成一體，又與傳統的岳飛傳奇奇妙地在彈詞中融合。
四、結語：世紀之交女性視角下的歷史想象
本文介紹了晚清彈詞女作家周穎芳及其《精忠傳》彈詞，討論了這部彈
詞與之前流傳的岳飛傳奇的主要不同之處。藉此一窺女性所著彈詞小説
叙事的複雜層面，并提供一個重新思考近代家國危機與女性意識關係的角
度。周穎芳以自己的方式想象、書寫歷史，在與説部傳統的對話中加入女
性觀照的視野，也體現了她欲以精英口吻重寫民間岳飛故事的意圖。自鄭
貞華至周穎芳，母女兩代人均自覺地試圖扭轉彈詞小説傳統的走嚮①。具
體體現在以下兩點：第一，改變了清代女性彈詞常常插入個人自叙的寫作
傳統；第二，由才子佳人、閨秀易裝冒險的“奇異”審美情趣，轉向更爲宏大
的歷史道德題材與現實政治關切。與其她彈詞女作家不同，周刻意與才子
佳人和易服冒險的傳統彈詞保持距離，而選擇了莊重悲壯、事關國家興亡
的岳飛題材，并不斷地反映出在國家傾頽、變局漸生的晚清之際，意圖重建
儒家價值的焦慮，也流露了出身士族的作者對滿清皇室的曖昧態度。
與此同時，《精忠傳》打破了傳統説部中女性在離亂家庭中的無聲被動
狀態，在原有故事基礎上另添新意，將英雄岳飛對宋朝宗室的忠心與對家
人的責任感結合一體。雖然作者的價值觀在總體上趨於保守，亦不曾大聲
鼓勵女性對抗道學權威，不能迎合懷有“五四”式閲讀習慣的讀者對她的期
望，但她成功地在這一框架的前提下别出心裁，另闢空間將儒家倫理對女
性生活空間的消極束縛轉化爲积極動力，通過意義豐富的日常生活完成女
·３７·重建歷史想象　
① 《夢影緣》被稱作“華縟相尚、造語獨工”而成彈詞小説史上“爲之一變”的作品。見〔清〕橘道人
《娱萱草彈詞》坐月吹笙樓主人序，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１ 年。譚正璧在其著作《中國女性文
學史》中亦有分析。
性的自我實現，近代女性的獨立意識呼之欲出。
周穎芳在《精忠傳》彈詞中流露出無比的自信，甚至不吝擡高自己到道
德權威的尊崇地位以重建失而復得的儒家秩序。相比陳端生《再生緣》寄
希望於慧眼頗具的閨閣知音，周則直面於略識之無的婦孺讀者。從精英意
識出發，周主動承擔起教育平凡大衆及道德訓誨的重任，大張旗鼓地視女
性所著彈詞爲民衆教育之道，身體力行地參與彈詞創作，似也婉轉預示了
不久之後的梁啓超試圖以小説矯正人心、救時救國的努力。
（作者單位：［美］馬里蘭羅耀拉大學現代語言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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